
Advances in Philosophy 哲学进展, 2022, 11(5), 1146-1151 
Published Online October 2022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cpp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2.115196  

文章引用: 张逸霄. 黑格尔哲学视角下人与自然关系演变的“自返性”[J]. 哲学进展, 2022, 11(5): 1146-1151.  
DOI: 10.12677/acpp.2022.115196 

 
 

黑格尔哲学视角下人与自然关系演变的 
“自返性” 

张逸霄 

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镇江 
 
收稿日期：2022年9月10日；录用日期：2022年10月7日；发布日期：2022年10月14日 

 
 

 
摘  要 

黑格尔的哲学中包含着一种“自返性”的结构与性质，从本体论到辩证法，“自返性”始终贯穿其中。

从“绝对理念”作为实体与主体的统一开始，黑格尔的哲学就形成了“目的即开端”的闭环形式，而这

种带有目的论意义的本体论正是在其辩证法否定之否定的“自返性”驱使下完成的。这种特殊的“自返

性”结构和性质，为我们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演变过程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和角度，三个阶段的

转化过程中同样包含着一种“自返性”的意味，由此延伸，返回自身的思路同样为看待事物的发展趋势

提供了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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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egel’s philosophy contains the structure and nature of “self-reflexivity”, which runs through it 
from ontology to dialectics. Starting from the “absolute idea” as the unity of substance and 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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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gel’s philosophy has formed a closed-loop form of “the purpose is the beginning”, and this on-
tology with teleological significance is precisely completed under the drive of the “reflexivity” of 
the negation of negation of his dialectics. This special “self-reflexivity” structure and nature pro-
vide us with a new way of thinking and perspective to look at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the three stages also 
contains a meaning of “self-reflexivity”, extending from this, the idea of returning to oneself also 
provides a new direction for looking at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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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黑格尔哲学中的“自返性” 

在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绝对理念”作为一个整体的真理的全部，作为世间一切事

物的本原、基础和根据，其通过自身的演化将世界表现出来，它在黑格尔的哲学中是“实体”与“主体”

的统一，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的序文中指出：“一切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相理解和表述为一个实

体，而且同样也理解和表述为一个主体”[1]。实体同主体的统一，赋予了“绝对理念”以一种主体能动

性，它像人一样具有了精神性和思维，于是它便可以认识并思索对象，而这一对象正是作为实体的它自

己。这实际上就完成了黑格尔辩证法中“自返性”的第一步，当一个主体的认识对象依然是其本身时，

那么其最终的发展就依然会回到自身，就是作为最终主体的“精神”自我设置、自我反映、自我返回的

结构。这主要并不是就黑格尔哲学大的框架来说的，而是就他在整个体系中的运思方式，说到底是就在

他眼中世界万物的存在方式而言的[2]。 
随着“绝对理念”实体即主体的完成，黑格尔哲学在本体论意义上同样也具有了目的论的意义。同

亚里士多德“四因说”中的目的因相似，区别于无论是质料因、形式因或是致动因，这三者在过程中总

是具有固定的因果顺序的，而这种顺序是不容颠倒，可目的因却不同，它既是一个原因，它也同时作为

发展过程的结果，在过程中始终作为一个内在驱动力，促使目的和结果的达成，在整个过程完成后，目

的因也并没有消失，反而以“实现”了的它自身的方式继续存在。同样的，黑格尔的存在就是提出了一

个目的，一个先行到将来的决心，但它现在还什么都没有，还未能实现出来，还有待实现。所有后来的

范畴都是它的实现过程，直到最后一个范畴“绝对理念”，才是它的完全实现[3]。而“绝对理念”最初

就是以一种类似于“目的因”的潜在形式出现，贯穿整个实现过程，最终达成自身的实现，正如黑格尔

所说：“真相是一个自身转变的过程，是这样一个圆圈，它预先把它的终点设定为目的，以之作为开端，

而且只有通过展开过程并到达终点之后，才成为一个现实的东西”[4]。黑格尔的逻辑闭环以“目的即开

端”这种方式完成。 
而黑格尔的这个开端正是他在《逻辑学》中提出的第一个三段式，即“有、无、变”这三个环节中

的“有”，这里，“有”这个唯一的开端不能像形式逻辑那样理解为仅仅只是一个静止不动的概念，而

应当理解为一种力量，一个动作[5]，“有”是潜在的目的，具体“有”什么存在尚且不知，但必须先要

有这个动作，才能有实质性的存在的内容。所以这个作为万物开端的“有”是一个唯一的概念，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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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判断或命题。黑格尔开端的矛盾是概念内部包含的矛盾，是同一个概念自身的矛盾，并没有人刻意

去设置一个无来和有对立，而是有作为无规定的规定，它实际上就是无的规定，就是无本身[6]。就像黑

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序文中的这一表述一样，“实体作为主体是一个纯粹的单纯否定性，正因如此，

实体是一个单纯事物的分裂活动。换言之，实体是一个造成对立的双重化活动，而这个活动重新否定了

这个漠不相关的差异性，否定了活动造成的对立”[4]。它是单一的东西的分裂，是内部的分裂和转化，

是一个概念的自我否定，是“有”走向了对立面的“无”，同时，这个过程并没有到“无”便就此停止，

而是在继续进行的。这个“有”是一个无规定的纯粹的“有”，所以当我们说“无”时，可以说是“有

一个无”，从有的角度理解，是对“有”的一种否定，但是从“无”的角度理解时，却真切地有了一个

“无”，到这里我们实际上又回到了“有”，并且不是作为开端的潜在的抽象的“有”，而是一个“真

正的有”，有的内容正是“无”，是一个具体的概念了。从有到无是直接从概念的内容中形成的，而从

无到有则是在思维的进程中从后面反思前面而形成的，它导致了一种整体的回转，一种对整个过程的具

体把握[7]。这种回转就是“自返性”的一种表现，而这一自返式的回转就是黑格尔三段式中的“变”，

是“有”的内容的生成，所以，这种“变”的自返性也并不是无限的循环式的对于自身的反复和倒退，

而是有目标、有方向的前进。 
这种自我转化、内部转变的自返性结构也延续到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维中去，事实上，正是因为黑

格尔的辩证法具有了这种自返性的思维模式，也才潜在地影响了他的整个哲学体系中蕴藏着这样一种自

返性的结构和性质。 
“否定性是自身的否定关系的单纯之点，是一切活动——生命和精神的自身运动——最内在的源

泉，是辩证法的灵魂”[8]，正如黑格尔所说，实体要成为主体，不是靠外力从外面帮它变为主体的，

而是自己就能靠自己的力量做到，这个力量就是“纯粹的简单的否定性”[9]。“绝对理念”是实体向

主体的统一，是“单一的东西”一分为二的过程，而这个统一的过程，正是辩证法在起作用。最初只

作为实体的单一的东西通过对自己的否定，在内部分裂出了自己的对立面，在纯粹的否定的驱使下，

这种分裂被再次否定，经过否定之否定后，回到了自身，完成了自身在他物中的自身反映的过程，通

过对立面实现了对自我的认识和反思，从而具有了主体性，“绝对理念”也就在这一刻实现了实体与

主体的统一。黑格尔的否定从来不是外部的否定，而是自身内部的否定，在否定过后自身内部分裂出

一个对立面，这个对立面实际上依然是其自身，并不是树立一个区别于其自身的外部对立，而是一个

否定过后新的自身和旧的自身的对立。在此之后，“纯粹的否定”继续发生作用，对新产生的自身继

续否定，实体通过这种不断自我否定的过程实现自身的发展，也就是“否定之否定”的发生过程。但

辩证法作为一种“纯粹否定性”，并不是只能得到一个否定的结果或认识，否定的结果并不是什么都

没有，并不是把原先被否定的东西简单消解掉就行了，而是原先被否定的东西在否定的结果中保留坚

持了下来，这就在否定的结果中产生了内容，也就是产生了一个包含先行东西在内的否定之物，一个

有内容有规定的否定之物，也就是一个肯定之物[9]。否定之否定是有自身的阶段性的，每一个阶段实

现一个肯定，但这个肯定仍然有待于被再次否定，走向下一个阶段的肯定，但它又不是一味地往前赶，

而是通过否定之否定造成一个圆圈回路，回到原先的出发点，但不是完全退回，而是在更高层次上达

到原点的自觉[10]。 
“自返性”贯穿于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从带有目的论因素的本体论到辩证法，这种自我转化、自

我否定、自我返身的结构与性质，使得黑格尔的哲学形成了他自己的闭环体系，尽管其中客观唯心主义

的成分已不可取，但是自返性的结构却给现实的许多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返回自身原始状态的

思考角度或许能给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不同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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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与自然关系演变过程中的“自返性” 

无论是黑格尔在《逻辑学》中设置的第一个“有、无、变”的三段式，还是其辩证法中自我设置—

—自我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回转逻辑，根据其哲学中的“自返性”都可以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演变

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具有潜在和谐关系的原始和农耕社会阶段，在资本驱使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异化

阶段，以及当下试图重返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文明新阶段。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

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11]，
也就是说，实际上在原始社会中，尽管人类已经有了区别于其他动物的自我意识，但受限于科学技术的

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并没有显著的特殊性，人仍然只是作为整个自然界中的一小股力量，同其他生物

和谐地共享自然界及自然资源，处于这一阶段的人对于自然的开发和利用，以满足最基本生存需要为第

一目标，刚刚脱离动物界的原始人与其自然襁褓毕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与自然相联结的力量要比

人从自然界挣脱的力量牢固得多，在这一阶段，人在行动上还未真正脱离动物状态，在意识上还未真正

将自己与自然界一分为二，因此，人不过是自然本体的组成部分和现象形态。人与自然在自然本体意义

上的统一，仍是二者之间的一种缺乏分化的混纯结合[12]，而这种状态实际上也部分地延续到了农耕社会。

虽然农耕文明时代，在自然经济的驱使下，人类的农业、畜牧业、制造业等科技有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

但总体上这些技术依然服务于人类的生存需要，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在相似的文明阶段人依然保留着

对于自然界神秘的敬畏，在没有明确地意识到人与自然之间的整体关系时，也都倡导一种人和自然界协

调统一的思想。 
这种人与自然协调统一的关系实际上就是黑格尔哲学中自返性的第一阶段，它处于未被表明的状态

中，潜在地影响着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并没有刻意地要去实现它自身的意图，人与自然的关系仍

然是浑然一体的状态。在现实生活中，人与自然之间从来就是相互作用的。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这种

关系任何时候都有两重性。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看，与其说存在两类人与自然关系，不如说存在人与自

然关系的两个方面。人们总是既改造自然又依赖自然，既变革自然又顺应自然，既控制自然条件又受自

然条件的约束，既支配自然力又受到自然力的支配[12]。但是这种看似和谐的相互作用中，同时也包含着

它要对自身的否定方面，人之所以长久地对自然资源的开发维持在一个良好的度的范围中，一方面受到

科技水平的制约，人没有能力开发出更多的自然力量为己所用，另一面也是出于本能的对自然的畏惧，

使得人对自然的可支配程度的想象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人试图支配自然的意识始终存在，人也始终在

进行着掌握对自然完全统治的尝试。这种思想倾向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走向对立面的潜在力量，也是人

与自然关系内部矛盾中的第一次自否定的第一步。 
当工业革命敲开了现代科技的大门，各类新型学科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为人类更好地开发自然提供

了客观的物质条件；同时伴随着科技进步而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同样助力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走向

对立面，也就是“自返性”的第二阶段——第一次否定的实现。马克思在对于劳动异化的分析中指出了

人的四种异化，而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的异化则直接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和谐共处的关系走向了

人对自然的单方面掠夺与破坏的对立面。马克思认为，自由自觉的活动即劳动，是人的生命活动，是他

的类本质；而人的劳动的产品，他所创造的对象世界，是人的对象化的类本质，即人化的自然界。这两

者同人相异化，成为异化了的人的本质，正表明人既丧失了自由的生命活动，也丧失了他赖以实现其活

动的对象世界，因而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13]。人在劳动过程中对于自然的开发利用不再是自由自觉的

行为，以资本为基础的劳动关系中首要的是价值的交换，其背后是资产阶级为攫取更多利益，压迫工人

阶级以自然为对象进行的不合理的劳动实践，现代社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实际上是以人与自然的关系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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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走向恶化为代价的。另一方面，无论是培根强调科学的任务在于发现自然的规律，还是笛卡尔主张使

人类成为支配自然界的主人翁，人类控制自然的观念都获得了极大的盛行。资产阶级的自然观念正是深

深地扎根于这种对控制自然的工具主义意识形态之中。正如马克思所言，这绝非是一种表面上的态度变

化，而是“生产形式的改变和人对自然的实际统治，是思维方法改变的结果”[14]。思维方法的转变为人

一直以来想要完全控制自然的思想倾向提供了方法论意义上的助力，得益于物质客观条件的支持和人主

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逐渐占据了主动，当人明确地意识到自己对自然拥有了一

定程度的支配力时，这种优势地位理所当然地也导致了之前那种潜在的和谐关系的破裂，这意味着人与

自然的和谐关系同其对立面的分裂已经完成，并且义无反顾地开始了对自身的第一次彻底的否定。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是这样描述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

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

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

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5]。人既然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那么人针对自然界所

做的无节制、不合理的劳动实践导致的负面积累必然会在量变达到质变的节点后反过来对人自身造成伤

害，而现实也正是如此，不断的工业开发导致的水污染、大气污染、核污染以及全球变暖等环境问题导

致的疾病、资源短缺等状况正切实地影响着人的正常生活，人在品尝了因为人性贪婪而导致人与自然和

谐关系破裂所带来的苦果后，也终于明确地意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的存在，人与自然并不是分裂的

两个主体，它一直是以一个整体关系存在的，两者作为一个主体的两个方面，唯有维持一种平衡的秩序，

才能重新回到初始的那种协调统一的状态，而以这种和谐状态为目的，正是契合了黑格尔哲学中“目的

即开端”的自返性结构。当人们开始正式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并针对过去、当下以及未来可能会

出现的环境、自然问题时，实际上也是走进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第三阶段，即“否定之否定”的阶段，反

思并再次否定人在上一个阶段试图全面接管、控制自然的思想，否认人与自然之间的割裂关系，寻求一

种和谐的、稳定的整体状态，这种状态不再是潜在的、未被意识到的，而是一个明确的、肯定的目标，

同时这一目标也就成为了人与自然通过两次自否定再次返回初始关系的第一步。 
当下，生态文明成为全球面对环境问题的共同目标，生态文明是继工业文明之后又一社会发展形态，

各方面的协调统一仍然是其核心，但是生态文明相较于单纯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其内涵更加丰富。

现代社会同原始和农耕时代有着巨大的差距，在意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之重要性的同时，在各方面联系

更加紧密的全球化背景下，已经不能够以过去的单纯的目光审视自然界的定义，生态文明不仅包含人与

自然的关系，同样应该开拓视野，关照以现代的人化自然为核心生发出的相关内容，包括人与人、人与

社会的和谐共生，社会整体的良性循环、全面可持续发展是其基本宗旨，生态文明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关

系内涵的丰富和发展，这也是符合黑格尔哲学中“自返性”第三阶段的要求的，是“有、无、变”的这

个三段式中的“变”，变得更加充盈和完善，是生成了新内容、新内涵的“否定之否定”之后的自我反

身，这种自我反身并不是单纯的原路返回，而是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层次，是充分认识了自己后有了具体

内容的自我，生态文明新阶段正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进入到了一个更高层次的阶段，并且时刻为下一次“自

返性”的实现积蓄力量。 

3. 结语 

人与自然的关系走过了原始与农耕社会的相对和谐的阶段，经历了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的锤炼和自

我异化的破裂阶段，最后来到现代社会，人有了更多更丰富的科技手段可以完善、修补人与自然的关系，

希望能将这种协调统一的关系带向更高的层次，从而实现生态文明的美好愿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关

注到它的自返性，虽然借用了黑格尔哲学中“自返性”的概念，但它其实仍然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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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这种“自返性”所想要强调的依然是对历史、对已发生事实的关注和重视，在面对当下的某些困境

时，其解决的方法或许就藏在历史中，藏在其本身的发展过程中。黑格尔哲学中的“自返性”为我们看

待问题，不仅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更是所有事物发展过程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自我反身既是对过去

的回望与反思，也是对于初心的重拾和丰满，更是对未来趋势的预见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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